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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虮虱身，雪泥鸿爪有前因。
七千里外论交少，三十年中惜别频。
白发乞湖贫太守，青山思颍老诗人。
悬知不作妻孥计，应为苍生一怆神。

送广州太守高青书归里送广州太守高青书归里
献县 刘廷楠（清）

刘廷楠 （1753年-1820年），
字让木，献县护持寺人。乾隆五
十二年进士，历广东信宜、揭
阳、南海知县，补嘉应知州，署
廉州府事。著有《偶一草》。

赏析：
刘廷楠比高青书年长六岁，

算是同龄人。二人一个来自河
北，一个来自贵州，同在广东做
官，年龄相似，官职相当，秉性
相类，共同语言多，于是惺惺相
惜、心心相念。

据“三十年中惜别频”句，
二人此前应该有所交集。高青
书，乾隆五十一年解元，但四上
公车不第，而刘廷楠乾隆四十五
年中举，五十二年中进士。这一
年恰好是高青书第一次参加会试
的时间，以高解元的名气，两人

应该结识于这一年。
诗一上来先自谦都是小人

物，而后论交情，以“天涯”引
出“七千里”，以“前因”带出

“三十年”。
颔联对句“惜别”点题，带

出对高青书的评价“贫太守”“老
诗人”——高此时已是花甲之
身。白发青山，乞湖思颍，用典
对仗堪称工稳。

尾联是刘廷楠对高青书归里
最高的评价，你走了，苍生百姓
将如何？

刘廷楠送别高青书一共写了
四首诗，本首是第三首，有主有
客，有始有终，故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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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张卫东：：

““书和文字丰富我的人生书和文字丰富我的人生””
本报记者 寇洪莹

不忘读书与行路不忘读书与行路
———读吴相艳—读吴相艳《《行走的目光行走的目光》》

李朴哲

行走于世界，于目所见皆为风
景，于心所思皆为感悟，于笔所记
即成文章，这是读吴相艳散文集
《行走的目光》给我的感受。王羲
之《兰亭集序》里有一句话，“仰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
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
乐也。”慢慢走，慢慢体会，边走
边看风景，“游目骋怀”，这是许多
人憧憬的生活。我想这本书适合在
这样的场景下阅读，安静的夜晚沏
上一杯茉莉花茶，独坐在桌前，伴
着花茶淡淡的清香，静静享受文字
的隽永与魅力。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沧州本
地的历史古迹、人文风景，如《大
运河畔桃花源》《植物园里的故
事》《沧州的春天》等文章，用诗
意的语言娓娓道来。读着这些文
字，如幽深泉涧里的涓涓溪流，清
澈甘醇之风扑面而来。作者在行走
路上邂逅的迷人风景太多了，范围
不局限于沧州本地，祖国风景名胜
名山大川都在她的笔下活色生香。
《我打香山走过》《悲情刘公岛》
《邂逅少林》 等记述了作者的足
迹，如《邂逅少林》一文，“历经
千年，中外多少文明辉煌一时，终
究销了声迹、匿了身影，但少林文
化却能屡屡浴火重生。这就是文明
的力量。”追随着文字似乎读到了
中华文明在沧桑历史中蓬勃的生命
力。

吴相艳曾经是一名高中语文老
师，工作和生活中所思所想也形成
了文字，收录在这本书中。高中老
师很辛苦，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

时间来写文章，很让人佩服。《金
银花开》《两棵相依的树》《只为遇
见更好的自己》既有写父母与子女
的点滴深情，也有老师希冀学生

“志当存高远”的博大胸怀。她用
行动诠释了何为“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

作者在《苔心明媚花自芳》中
写道，“不羡慕牡丹的华贵，也不
效芍药的妖娆，有多少生命如苔，
亦如窗台上这盆无名花，无怨无
悔，灿烂活过。” 在《古城，那道
背影》中写道，“‘昔我往矣，杨
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
传唱依旧，而遍布秦川大地的一声
声秦腔老调，更吼出了生命滋味。
只要人心清醒，比什么都好吧。”
《村医秀婷姐》《两代追光人》《杨
家的大爱》等篇章表现了动人的家
国情怀。书中还收录了两篇旅发大
会宣传片的脚本《兴济味蕾》《河
海相济文旅捷地》，更使人惊艳作
者驾驭文学题材的广泛多样。

人生在世不停行走，一边是步
伐的行走，一边是心灵的行走。在
纷杂忙碌的生活之余，不忘读书与
行路，已经很难能可贵。文字细腻
而干净纯粹，饱含深情与思考，理
性超脱于行文之外。只有对家乡的
感情如徐志摩所言“浓得化不
开”，只有对生活无限热爱，才能
用如此清新雅致的文字叙说人生的
美好，带着温度娓娓道来。

读 书 一 得读 书 一 得

505050岁岁岁，，，再续书缘再续书缘再续书缘
本报记者 齐斐斐

50岁重拾书本晚吗？不晚。市
民马胜锁从不爱读书到精读几十本
国学经典；从不会提笔的“一介布
衣”到人们眼中“舞文弄墨”的文
化人，她越来越喜欢读书了。

马胜锁说，她与书真正结缘是
从50岁开始的。但与书的故事却要
从小讲起。

刚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不喜欢
坐在课堂上受约束，马胜锁经常逃
学。有一天，父亲硬是将她从家里
连拉带拽送回课堂。尽管不爱学，
但她内心深处依然喜欢读书人身上
那种彬彬有礼的气质。马胜锁说，
她的二奶奶曾是一所小学的校长，
二爷爷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
儒雅仁爱的形象以及正直无私的品
格也影响着身边的孩子们，她也想
活成他们的样子。

后来步入工作岗位，结婚生

子，马胜锁除了忙家务带孩子，还
得谋生养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
间读书。就这样忙忙碌碌直到人生
来到了 50岁的路口。偶然的一天，
她陷入深思：人生过半，人生的意
义何在？难道真的就这样稀里糊涂
地走下去吗？年轻时的志向都被岁
月消磨殆尽了吗？她在心里一遍遍
拷问着自己。那一刻，她又有了重
拾书本的想法。

而且在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愿
望，那就是写写父亲的故事。父亲
走得早，她心里的思念一直放不
下。可毕竟想法归想法，胸无点墨
怎么写得出？这事和大家一说，还
曾遭到一个朋友的嘲笑，在朋友的
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介布衣而已，
舞弄笔墨那是文人的事，她怎么可
能做到？朋友不屑的样子刺痛了她
的神经，她暗暗发誓一定要写出点

东西来。
马胜锁的家乡在河间，那里有

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于是她首先想
到了《诗经》。她从一点一滴学起，
用了两年的时间将《诗经》“啃”完
了。与《诗经》的相遇在时间上跨
越了 2000多年，且诗的阵容庞大，
风雅颂，赋比兴，对于一个没有文
学基础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她耐着
性子慢慢读，不懂的就查阅资料。

《诗经》为她打开了一扇窗，让
她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
了读《诗经》的基础，马胜锁对古
汉语也产生了兴趣，后来陆陆续续
地买了很多古籍，《周礼》《礼记》
《齐民要术》《史记》等，她都耐心
精读，收获颇丰。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马胜锁
不但在书中充实着自己，还学会了
写作。遇到市里有征文比赛，她也

积极参加，还小有收获，获得过一
些奖项。这更增强了她读书的信心。

近两年，已经 61岁的马胜锁，
不只自己读书，还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人一起共读好书，有时还会聚在
一起分享读书心得。她希望人人都
读书，个人收获成长的同时，也为
我们的城市增添更多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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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卫东收到一个好消
息：他所创作的电影剧本《运河荡
漾布谷鸣》，被国家电影局备案审批
并颁发拍摄许可证。

69岁的张卫东，是泊头市人民
检察院的一名退休干部。这些年，
热爱文字的他迷上了剧本创作，刻
苦耕耘，换来累累硕果，成为“黑
马”编剧。

编剧，这个称谓于张卫东而
言，既遥远又切近。说遥远，他只
读了半年的初中，况且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怎么会和编剧联系在一
起？说切近，张卫东却又实实在在
地一步一步向“编剧”靠近。

“一路走来，有所选择，有所收
获，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读书。”张
卫东说。

带着初中课本去当兵

1969年，张卫东被军队特招入
伍，成为一名海军，从华北平原来
到了祖国南疆。

离开家时，他的行李箱中除了一
些随身物品外，就是几本初中课本。

参军入伍一直是张卫东的梦
想，梦想成真自然高兴。但初中刚
上了半年，投笔从戎心有不甘，张
卫东索性把所有初中课本一股脑儿
带到了部队，继续学习。

然而，愿望和现实总是有距
离，军营和课堂是不能兼得的。幸
运的是，他一直工作在首长身边，
报纸、文件和各种刊物都接触得
到。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闲暇
时光，张卫东便遨游在文山字海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一
个天津的战友书法功底深厚，张卫
东跟着日练一帖，久而久之，他字
认识得多了，也写得有模有样。他
还和战友们学会了刻钢板、印制文

件等技能，这些都为日后的工作打
下了基础。

尽管张卫东没有在初中完成学
业，但 4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
让智慧、深邃、有胸怀、有担当的
人生基调，在此逐渐形成。

职业生涯与文字息息相关

告别军营，张卫东带回来几个
大箱子，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打开
一看，全是书。在部队，他把花销
基本全用在了买书上。从国外的名
人著作，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
高尔基《童年》等，到国内的名家
杰作，如浩然《金光大道》《艳阳
天》，孙犁《白洋淀纪事》、鲁迅杂
文等，张卫东将这攒下的百余本
书，视为“宝贝”。

这些“宝贝”在张卫东的工作
选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退伍时，父亲幽默地说：“工
人阶级领导一切，你去工厂吧。”经
安置，张卫东进了工厂。在工厂待
了几日，白天热火朝天，晚上加班
加点，他没时间看书，便和父亲商
量：“我不想领导一切，我想阅读一
切。”

随后，张卫东调到了药材公
司，靠着在部队的积累做起文字工
作。当时，单位活动不止，文字汇
报，黑板报、当街标语和县广播站
投稿，他忙得不亦乐乎。

不到一年时间，凭借“能写”
的小名气，张卫东被调到泊头市检
察院。从内勤、资料员到办公室主
任，他一干就是13年，在文字的田
野里深耕。后因工作需要，张卫东
调任泊头市反贪局局长，法律文书
的严谨准确性，融进公文和文学的
叙述性描述中，使他的文字风格更

活泼厚重。而法律区域内的社会生
活，也为后来他文学作品的成就打
下良好铺垫。

文字成为退休后的主题

2010年，张卫东从反贪局局长
位置退下来。平时象棋军棋麻将从
不沾手、养花养鱼旅游也不感兴趣
的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文字是生
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文艺创作
引路人张文仲，他见证着我的创作
之路。”张卫东退休后，和泊头文化
名人张文仲频频接触。在他的鼓励
下，张卫东开启了编剧之路。

几年里，他自费购买了大量影
视方面的书籍，仔细研读；张文仲
买了电脑，学会了打字排版；还不
辞辛苦，在张文仲的推荐下，多次

赴北京、青岛、唐山等地拜访名
家，不断提高文学修养。

退休生活对张卫东来说，如入
大海，驾着写作的小舟游得酣畅淋
漓。他一鼓作气，把泊头作家周长
青的小说《烈焰铸魂》改编成电影
剧本《狮吼》，并在《华夏好剧本》
征集大赛中获奖。

随后，他又相继写出了38集连
续剧剧本《孩子，听我说》，微电影
剧本《生死盲区》《爱的送达》《希
望》《五指山下》，电影剧本《一枚
胸针》《月亮上的外婆》《母亲与遗
像》《现在开庭》和成语系列微小说
等多部作品。

张卫东说，这些年，如火如荼
的生活丰盈了他的创作源泉。他
说：“书和文字丰富我的人生，我能
用手中的笔，展现多彩的世界，既
幸运又幸福。”

包书皮，几乎是上个世纪五六
十年代小学生的基本功，甚至到了
七八十年代，孩子们还自己动手包
书皮。我从上小学起就学会了包书
皮。

1968年秋，我在本村上小学。
那时的教材内容简单，印刷也非常
简陋，书的封面封底只是比正文的
纸稍微厚一点，没有彩色的图画，
上面行书两个字“语文”倒写得非
常潇洒，后来才知道那是郭沫若的
手笔。翻开课本，第一页是“毛主
席万岁”五个字。上课时，老师把
这五个字写在黑板上，要求我们在
作业本上反复写无数遍，直到记牢
为止。整本书不到 200页，用不了
几天我就能从头背到尾。那时没有
任何教辅资料，学生们只有这一本
薄薄的教材，即使印刷得再粗糙，
也当作宝贝。那时的书包也非常简
陋，大多都是母亲用薄薄的两层布
缝制的，两本书、铅笔盒，再加上
作业本放在书包里，过不了几天，

书角就会卷起来，于是老师们就会
手把手教学生包书皮。

开始是用旧报纸包书皮。那时
的教材多是32开，找两张用过的旧
报纸，把封面和封底上下折进去，
再把书脊捋一下，旧报纸笔直地贴
住书本，最后把封面和封底打开，
把折进去的报纸在书角上折一下，
形成两个45度角，这样封面就被旧
报纸包住了。由于书的封面得到了
保护，到学期末书本也能完好无损。

包书皮可是个技术活，姐姐是
包书皮的高手，她能在封面的外边
和里边都包出两个45度角来，这样
里外就有四层书皮，厚厚的，既美
观也结实。加上她学习好，学生和
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

用旧报纸包的书皮往往用不了
太久，过一段时间，报纸磨破了，
包不住了，我们就找些糨糊粘一
粘，有时也会找点儿胶布粘一下。
没了皮的书，封面会变得很脏，书
角也会变成圆的，有的书还会少几

页甚至少多页，老师不高兴了，怪
这些学生不珍惜课本，便对这些同
学挖苦道：“你把书吃啦？赶紧包书
皮去！”

后来，包书皮的纸有了变化。
开始用厚厚的牛皮纸，深咖色的，
结实耐磨。谁家若有牛皮纸，那可
是非常阔气的事。用牛皮纸包的书
皮，不仅可以保持书的板生，还可
以修复原本破旧或者简陋的书本封
面，提高这些书的感官效果。有手
巧的女生，在上面用蓝色油笔画上
漂亮的图案，或者贴上彩色的糖
纸，做出更花哨的效果，惹得周围
同学一通羡慕。

再后来有了彩色宣传画报，人
们就用画报纸包书皮。画报的好处
是用 16开的大小正好包一本教材，
大小不需要裁剪，而且光亮的纸
面，还有彩色的图案，尽管画面上
的轮船、汽车与人物可能“躺着”
或“倒着”，但毕竟比报纸包的强太
多了，孩子们还是趋之若鹜。但
是，那时候不是每一家都有彩色画
报，只有那些有在“外边儿”工作
的人家里，才可能有一两本画报，
并且有些画报只有封底封面的两张
是彩色的，其余仍然是黑白色的硬
纸，于是画报包书皮没来得及普

及，便被挂历取代了。
挂历包书皮，那可是上好佳

品。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电影明星
大挂历，谁家过春节都要买上一
本，暗淡的老屋子便被这些明星的
光芒提亮了。这些美丽的明星在墙
上“微笑”了一整年后，有的人家
拆开来，一张一张地铺开糊墙用；
有娃的人家，孩子们就央求大人拿
来包书皮了。挂历纸足够大，一张
便可以调对着包四本书。尽管包在
书皮上的明星可能只露了半张脸，
甚至一只眼睛，还有的就只是月历
数字，但是孩子们有了厚厚的书
皮，而且不用担心用久了折纸处会
断开，再换张“明星”就是了。

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爱
书是我的天性，包书皮便一直伴随
我大学毕业。每次买到心仪的好书
或者发了新课本，我都在第一时间
包好书皮，然后精心地在封面上写
上书名和自己的名字，这习惯一直
到我参加工作为止。

现在的孩子们的课本基本上都
有塑料的专用书皮，新书发下来，
直接就用袋子套上去，既省事又美
观。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好像已经
没有了当年我们对于书的珍视与爱
惜了。

包书皮包书皮包书皮
陈大愚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日前，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朱殿封将其
撰写的 《燃烧吧，冀鲁边烽火！》
和《红旗飘飘》两本共 24册图书，
捐赠给我市多地图书馆。

朱殿封，1972年开始从事文字
工作，1986 年 5 月起任 《大众日
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 40余年。
他深耕新闻写作的同时，他还搜集

了大量冀鲁边革命老区的资料，书
写成篇，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
《燃烧吧，冀鲁边烽火！》《红旗飘
飘》等书。日前，朱殿封将这两本
书分别寄送到原冀鲁边区所辖的沧
州市、盐山县、南皮县、海兴县、
吴桥县、孟村回族自治县等市县图
书馆，便于更多读者了解本地区的
光辉历史。

《《大众日报大众日报》》记者记者
为沧州多地图书馆捐赠红色图书为沧州多地图书馆捐赠红色图书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我
市摄影名家李铁强、杨志涛摄影工作
室荣获“河北省文化名家”工作室称
号，这是目前我市摄影圈仅有的两
家。

李铁强热爱摄影，用独特的视
角记录着不同的生命状态，多组作
品获得国家级奖项。他 8年深入少
林寺40多次，用镜头讲述着中国功

夫、中国文化，并以一组少林功夫
作品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

杨志涛是河北省摄影家协会理
事，作为沧州市摄影家协会驻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他牵头开展了多项
摄影活动，为沧州培养了大批摄影
人才。他本人获得省级、国家级摄
影奖项百余项，曾获河北省“燕赵
文化之星”称号。

摄影圈喜添两家摄影圈喜添两家
““河北省文化名家河北省文化名家””工作室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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